
墙上挂着铁管枪、斗笠和

日野左卫门家。

火炉放在屋内的中央，周围是坐垫。房梁上挂着长矛，

衣。舞台靠右有一扇门。门外的

小广场连接着一条通道。洼地积雪深深。

阿 兼 （在炉边缝衣裳）好不容易才缝到这儿，再有个四五

天就能缝完了。再不快缝，眼瞅着就到新年了。松

（稍息）可最近的左卫门吊

若明年十二岁，快点长大吧，我真想把他拽大了。

郎当，他怎么了？越来

真叫人担心。（窗外风雪

越不像话。在家乡的时候，他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过）今天他发着大火到吉

助家去了，别惹麻烦就好。（站起来，来开窗看天）

人物：日野左卫门

阿兼（其妻子）

松若（其儿子。

亲鸾

慈圆（其弟子）

良宽（其弟子）

四十岁

三十六岁

出家后，起名唯圆）

十一岁

六十一岁

六十岁

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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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真冷！（发抖）雪还下。（关好窗，走到炉旁，捅

了一下火。手搭在炉的围栏上）松若今儿真晚。天

这么冷，早点儿回来该多好啊。（环视四周）天黑了。

（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盏灯笼，点上火放下，照亮

佛坛。合掌拜佛）

（出场。脸色很坏。穿着肥大的和服开门），妈，我

回来了。（把包袱和练习本一扔）啊啊，真冷、真冷

啊。（嘴往双手里哈热气）

回来了。冷吧，快进屋。今天回来真晚。

（走到炉旁）师傅家请客吃饭，把大家都叫去了，所

以晚了。

是吗。这可是好事，你对人家要讲礼貌啊。

是啊。我的誊写得的是“松”。

啊，真棒。让我看看练习本，上次你写的还得的是

“竹”。（从松若手里拿来练习本，翻开看）真是的，

越来越有出息了，进步很大呀。字写得再细心点儿

就更好了，这都是你认真练出来的结果。（用手摸松

若的头）

吉助和这个吉也都是“梅”。

这孩子淘气犯懒，不用功。（片刻）啊，你站起来一

下。（松若站起，阿兼用尺子给他量身材）三寸五分，

得收短点儿。这可是你的和服，多合身呀。新年你

就穿这个到师傅那儿拜年去。

新年什么时候到？

你再睡个十二天，新年就来了。

我爸呢？

你爸去吉助家了，这就回来。

吉助家的吉也欺负我。今天练习课回来的时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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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伙儿人都说我的坏话。

什么？说你的坏话，他们还欺负你？真的？

他们说我爸是闯江湖的，是欺诈百姓，杀生的恶棍。

啊！？（脸灰暗着）居然这么说？

哦。他们找茬儿，说什么我爸被欺负了，我得欺负

你。

这世道可真有专干坏事的人。没事儿，我去跟师傅

说。

你别。我跟师傅说过一次，可回家的路上反倒更遭

欺负。（可怜的样子）他们都把我推进田里去了。

啊？他们竟敢干出这么过分的事？你别担心，我马

上给你弄好这事。

（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盘子，放上干柿子拿着）嘿。我

吃这个。这是妈秋天一直晾干的柿子。

（松若吃柿子。他环顾四周，走到佛坛前站住不动，

不可思议地看着佛像。然后坐下，双手试着合掌拜

佛。过一会儿，他在佛坛前的小桌上找书，拿出一

本画册，在炉边好奇地翻着）

（上场。用围裙擦手）好吃吧。（片刻）你看什么呢？

哦。好吃。（热心看画册）

乘这工夫，我再多缝几针吧。（炉边缝和服，手中细

心地动着针线。两人沉默一时）

妈。这是什么画？

（停住针）让我看。这个，这个是叫释迦的大佛去世

的时候的画。（继续缝衣）

是么？这么多穿着道袍的和尚还在他的身边哭啊。

大家全是他的弟子。这都是因为这位了不起的师父

去世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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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这儿有猴子、蛇，还有鸽子。它们都哭了。这是

为啥？

释迦是慈悲很深的人，他也爱戴动物。爱戴自己的

人死了，动物们也哭了。

哦 。（ 思 考 ）

（上场。身着猎装。肩扛猎枪，腰间挂着两三只野

鸟）我回来了。这天真他妈的冷。

你回来了。我们都等着呢。冷吧？还下雪么？（迎至

大门）

好大的雪，把这边的路全堵了。（禅掉身上的雪）

爸回来了。（行鞠躬礼）

哦。（摸了摸松若的头）今天对你师傅也这样规矩

吧？

是的，您这都知道了。

我到吉助家问了他孩子。

这事到底是怎么个来龙去脉？（把猎枪挂在墙上，收

拾猎物）

太不顺了，今天算倒霉透顶。我一大早就进了山，

转来转去才打了三只野鸡。后来顺便到了吉助家，

这家伙真狡猾，我态度一硬，他就流泪，好像非要

给你磕头下跪不可。这时我的心肠要是一软，准得

遭殃，这周围的老百姓都不是他的对手。（穿上和

服，凑到炉旁）

那么，到底怎么了？

我先对他说，过年以前不付钱，我就不客气了，按

早就想好了的办。这么一说，吉助的脸变得铁青。

他妈纠缠着他不放，闹得吉也在一边大哭。

那多可怜哪？你再等等。他家确实很为难呀。阿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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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么简单。我从心眼里讨厌那个吉助。他骨子里

坏，还爱奉承人。这个春天，他硬把人家的地界挤

小了，旁若无人。

他坏是坏，不过他这么干，恐怕也是太难的缘故吧。

他难？咱家不也难么？自打搬家到了这儿，恶运不

断，用积蓄买的田被洪水冲了，松若又病，就没一

天好日子过。如果对人心肠好了，就没个头。我不

是只说吉助，这片儿的老百姓都这样。我有时也自

暴自弃，恨世上所有的人。

不管怎样，先过个平安年吧。干事粗暴易结仇，到

时你连觉都睡不好。有人说，挨别人的数叨能睡着

觉，数叨别人难入眠。（片刻）该吃饭了。（从后门退

场）

松若，你刚才一直在看这么？

我妈的画册。放在佛坛前边的桌子上了。这里面有

好多画，有宫殿、寺院，还有鬼拉着火的车的画，另

外

啊。这不是那个《地狱极乐入门》么？

地狱极乐？我懂。行善的人死后去极乐，做恶的人

死后下地狱。不过，这是真的么？

不对。全是瞎话。人家这么说是为了告诫。（略思索）

如果真有这么回事，那也只有地狱，哈哈⋯⋯

你看这儿，好多小孩在河边累石头，这石头又让鬼

用金棒子毁了。这是什么？

（阴沉着脸）这叫“夺命的河原”。孩子死了，都得

去那地方。

我死了，也去“夺命的河原”？

都是瞎话，是我编的。（看松若的脸）别再看这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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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装善的脸皮，他们都是

啦。

这画册挺有意思的。

不行。这不是给孩子看的东西。（从松若手里拿回画

册）这天冷，你快睡去吧。别招风感冒。

我不困。

（上场。在双层饭盒上放着酒壶端到左卫门跟前）

让你久等了。饿得慌了？喝吧。（拿酒壶）

（拿起小酒盅让阿兼斟上，开喝）阿兼，我原本不愿

干过分的事。小时候瞧别人打架，我的心都直跳。

就这样，被主子看不起，甩了。变成个流浪汉，到这

边来了。所以，我明白世上坏心眼儿的人不计其数。

世人都是恶人。信赖都出卖掉了。心善的人倒邪霉，

难度世啊。我要嘲笑这个世道。对人温顺也是性格

上的弱点，我非要克服这一点不可。面对再过分的

事，我必须炼成一个忍耐得住的心。我正驯服我自

己对付过分事。

啊，天下哪有驯服自己的人？自己不积善心，反倒

费劲要变恶。

（边喝边说）我想变个恶人给你看看。我真想扒下

谎的家伙。我有时就

这么想。是死，还是当盗当贼？反正这世上就这么

两种度世法。要活就得吃，不和人争又想吃，那只

有当乞丐。如果这世上的人都通情达理的话，乞丐

的日子就会最舒服。可是，你讨厌的人要像对狗一

样把吃的扔给你，然后再用可怜你的目光看着你，

于是你就吃这口剩饭活着。这种活法最痛苦了。这

世上的人都是一路货色。要是乞丐都作不成，干脆

去花力气抢，多舒服啊。早晚得与人有一争，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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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出一副和善的面孔认为自己是大慈大悲，用个虚

伪的面罩还不如就挑明了说，我是恶人。不然的话，

要么讨饭，要么满腔怒火死去。可我和死还没缘，

必须变得的很强，可我又心软，得锻炼出强劲来。

今天在吉助家看他妈哭的时候，我也不自在了。我

暗地在心里骂自己：他妈的，你变强点儿。想变恶，

我怎么着都能变恶，变成恶棍！（喝酒）

哎。没人像你这样一概而论。你别在松若面前说这

件事。就好像当爹的在孩子面前说，你给我当小偷

去。你这个人根本就变不成恶人。你根儿软，待人

温柔，性格善良。是不是？

不。我不想觉得我性格善良。要是善人，干吗不讨

饭呢？不，为啥不死呢？所有的人都撒谎，人都是披

着撒谎的皮。你难道听不懂我说的道理么？（逐渐兴

奋起来）

我明白你的心情。

我可不能变得心软。到这儿来越来越穷，就是因为

我心软。人家看我是玩蛋了的武士，不明这里的情

况，就给我谁都知道要亏的买卖做，挤窄咱们的耕

田，借钱不还。到如今，非当乞丐不可了。一家三口

不得已，要到心里最讨厌最讨厌的人家门前哀求。

我看你和松若太可怜，所以现在不牢靠，往后更会

穷途没路。不管怎样，人不能心软。（大口喝酒）

（担心的样子）别喝酒了。越喝，你越撒野了。我真

的替你担心啊。左邻右舍没有说你好话的，今天也

如此。（声音放低）听松若说，吉也挑唆别的孩子欺

负松若，这都是因为你的脾气暴。

你说什么，说我是原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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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卫门 不情愿 可到了现在，觉得太有意思了，我

他们说松若的爹是杀生、欺负百姓的坏蛋，他欺负

了我的爹，所以得揍松若。他们找茬儿，把松若从

路旁推进沟里了。

敢干这种事？这帮坏家伙。我告师傅去。

已经告了。可在回来的时候，松若受的欺负更厉害

了。

（大怒）吉也这个王八蛋。你这么干，我也有招儿。

明天到吉助家，我非叫他服了不可。

你要是干这么粗暴的事，对松若反而不好。还是静

下心来，多怜爱一下百姓吧，这对你比什么都好啊。

别跟人家叫劲，按你生来具有的品性办事不好么？

这么下去，睁着眼睛只能看见这个家被毁掉。即使

对人和气了，对方也不会正经理你，这世道压根儿

就没有造出这号人。要是对人和气的话，就像我刚

才说的那样，非得站到你讨厌的人的家门口不可，

你有这份觉悟吗？我天生就得不到巧妙生活的本领，

这个本领不经过多次的磨练，我就无法生活，我就

养不了妻子，也不能防御外来的侮辱。（心发慌）我

必须养成能够忍耐恶的刚强性格，托你的福，我好

像变恶了。过去，人家骂了我是恶人，我特往心里

去，夜里失眠。可现在，人家再骂，我无所谓。不，

我觉得被骂也挺舒服。我变得刚强啦。原来用猎枪

打鸟打野兽，我都不愿意，可现在跟没事儿人一样。

（喝酒）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你已经是后来出生的人啦，别

再打猎了。我从心眼里讨厌杀生的人，不打猎也不

是活不下去。

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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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它放

我

愉

停不下来。对面的树上有一只 ，那是属于我的，

一想到此，我马上会感到一种获胜

活它，都随我的心愿嘛。 ，掉 下

地掉下 ，有时它还活着 ，这

拿起来一看，翅膀上沾着血，还是温的呢！它赶巧

被打中了翅膀，

个时候，我不愿看它受长时间的苦，就拧断脖子，

解决它算了。

这样的话，我不要听，你别说了。我妈妈在世的时

候，她是多么讨厌杀生啊，因为她是信仰非常深的

人。我们从小就受妈妈的管教，所以从心里讨厌杀

生。你在院子里杀鸡的时候，没有比鸡的惨叫声更

叫人讨厌的事了。（稍看一眼松若）我发觉松若这么

软弱，好像是从你开始杀生以后变的。

哪里会有这种荒唐的事！我对你的迷信真是听腻了。

你连一点信仰的心都没有，至少在一早一晚，你也

做一回礼呀。我们的参拜，哪怕怠慢一回，都会觉

得心里难受，真让人担心归宿啊，正因如此，我们

没有好运也是理所当然的。

拜佛也没用。我跟佛像面对面坐下都觉得别扭。（稍

候）今晚真怪，一点也不醉，都是你老说背幸的话。

我更醉一些才行。（继续喝了两三杯酒）

别乱喝。（担心地看着左卫门，沉默片刻）我心里真

没底。（窗外掠过暴风的声音）好大的雪呀。

（左卫门用酒盅一点点地喝酒，阿兼陷入沉思，松

若在读书。亲鸾、慈圆、良宽，从舞台的右边上台。

墨黑色的衣服、僧侣专用的方盒子，脚上穿的是草

鞋，手里拿着拐杖。他们的斗笠上积着白雪）

阿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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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雪下得真大。

好像越下越大呀。

师父，你看上去已经很疲劳了。

衣服的袖口都结了冰，真冷。

天已经黑了很久。

大雪都把道路堵住了。

我没劲走路了。

那就让我们在这附近住下。

向这家人乞求一夜的住宿吧。

这里好像看不见别的人家。（上前敲门）有人么？有

人么？

（侧耳细听）爸，有人敲门。

是风的声音吧？

这么大的雪，可别出去

知道了。可外头确实有人敲门。

（使劲敲门）有人么？拜托啦、拜托你们啦。

（侧耳细听）的确有人在敲门，好像是人的声音。

（走出院子，打开门）谁呀？（看见三位僧侣）你们有

什么事么？

（松若在母亲的身后，好奇地看着。）

我们是赶路的僧侣，在这大风雪中很难走，真不好

意思，能让我们在这里住一夜么？

这可真有些为难。再往前走十户，就有旅店了。

我们拿着托钵去化缘，身上分文没有。

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能睡觉就行。

是么？（仔细打量三位僧侣）那让我跟丈夫商量一

下。外面很冷，请到屋子里面来，取个暖吧。

阿兼，怎么了？左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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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赶路的和尚，三个人。雪地难走，想在这里

住一夜。没有钱，住不起旅店。

（三个和尚进门后，站在院子里）

（不高兴的样子）尽管是好不容易来的，但还是拒

绝了吧。

可他们是在难处，让他们住下不好么？

不行，不能住。

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添麻烦。他们不就是出家人么？

不行！（声音发野）正因为他们是和尚，才不能住下。

我最讨厌和尚，在这世上最讨厌他们。

这么说太失礼了。（小声对慈圆说）他喝醉了，你别

在意。

（对左卫门）睡哪儿都行，就让我们今晚留住一夜

吧。

我不答应。

在屋崖下也行呀。

你真烦人。

师父，怎么办？

我来求他试试看。（对左卫门）给你添了麻烦，也出

了一个难题，不过，难道就不能请你让我们在屋崖

下只留住一夜么。

你就是师父。（发出冷笑）原来如此。你的面孔倒是

一副感谢人的样子，可真不凑巧，我这个人就是讨

厌和尚。就像对虫子喜欢不起来一样。

我知道你想哄我们走。但你没有怜惜之心让我们住

一夜么？

怜惜你们，别想。你们的身份真叫人羡慕呀。世上

的人都尊敬你们，死了，还会去极乐世界。听说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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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会做善事，可我只会干坏事，咱们不是一路人

阿。

不对。干坏事的是私人。

（不听亲鸾所说）你们的说教多值得感谢呀，托你

的洪福，这世上的恶人都消声灭迹了。你们教导我

们，要施舍、要供养，这样做，罪孽就会根除，所以

大家都愿意把大米和金钱拿给你们，寺院就会繁荣，

光坐着也能过好日子。做了善事，就能去死后极乐，

这当然值得感谢，可惜的是，这人世间化了工夫偏

让你不能做善事 。大家去看看极乐还可以 ，哈哈

哈⋯⋯

你这么说，是对的。

你们可真伟大！读难念的经，而且还执行经书上的

指令，不杀生、不吃肉、不娶妻，完全像一个活佛。

内心里既不诅咒别人，见女人也不起色情，连肮脏

的梦你们都不做，真是了不得！让这么伟大的人住

到我这号人的家里真是过意不去啊。

哪里的话，我决不是你说的那号清白澄明的人。

我今天一大早也杀了生，还跟人吵了架，后来又喝

了酒，现在又跟你们⋯⋯

左卫门。你怎么连礼貌都不讲？让旁边听的人怎么

听得下去？（红着脸，对亲鸾）出家人，请你多多包

涵。（对左卫门）你不用说那么多坏话，不用那么讽

刺，不想让人家住，干脆说不行不就得了？

所以，我一打头不就说不行了么？我讨厌和尚，所

以不能叫他们住下。

吧

那我们两个人可以不住，但请你让我们的师父住下

他已经非常疲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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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架吗？（夺下亲鸾

你看他冷得直发抖。

只要大雪停了，我们一早就出发。

向你请求一夜的住宿，也是有某种因缘的考虑。

我说不行就不行。

（外面传来暴风的声音）

我怎么都行，只要师父他⋯⋯（含泪）

可我最讨厌你的师父，尤其教人伪善的人最叫人讨

厌。我是恶人，可我明白恶人的事情。

你发觉了很好的地方，而且跟我拥有同样的心情。

哈哈⋯⋯你能跟我像吗？

能住下吗？

不能。

那就罢休吧。不过，就让我们在炉子边上烤一下衣

服吧，雨淋的衣服像冰一样很冷。

快请快请，请把衣服烤烤吧，我加些木炭，给你加

点火。（但并没走向炉边）

（拦她）别管闲事。（声音发野）你们这帮人真不知

好歹，刚才我说了那么多，你们还不明白？叫人生

气，这群伪善者、厚脸皮的家伙。

左卫门、左卫门。

（对亲鸾）赶快给我出去。你这个要饭和尚。（用力

推亲鸾

你也太失礼啦。

别对师父动手。

滚出去。（推搡良宽）

你要干吗？（手拿拐杖）

的拐杖高举）

良宽，别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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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和第一场一样。深夜，家中有左卫门、阿兼、松若

三人，枕头并排就寝。在门外，亲鸾枕着石头睡着了。良宽和

慈圆在雪地里说话）

良宽风小 了 ，可更觉得 发冷 。

慈圆脚尖像被切碎了一样。（稍候）师父已经休息了吗？

良宽刚才还在念佛，现在好像累了，睡下了。

慈 圆真 能 如 此安 稳 地 睡觉 。

良宽你看看师父的睡相，多从容啊。

慈圆所谓活着的佛，说的就是师父这样的人吧。

良宽我只能是一个修行僧。（看到雪落在亲鸾的脸上，于

）是用自己的衣服遮

慈 圆 真 是 辛 苦 啊 。

良 宽 我年 轻 ， 没关 系 ， 可 师父 和 你 也 许很 累 ， 不动 筋 骨

（亲鸾跨入两人之间，左卫门打亲鸾，拐杖触到斗

篷的崖上）

师父，你快起开。（拦住左卫门）

爹、爹。（在周围转）

（脸铁青）左卫门、左卫门。（从身后抱住左卫门）

你放手。找打呀。

爹、爹。（抓住左卫门哭）

（奔到外面，为虚弱的亲鸾揉）你痛了吧？请原谅

他。我可怎么办，你没有受伤吗？

你别担心，我倒觉得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这太过分了。

（含泪）师父，我太无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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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用手摸亲鸾的身体）真冷，都冻起来了。

这家的媳妇靠着炉边睡得倒是暖和。

这家的男人太过分了，尽管是酒后的话。

就是的，借给我们一个屋崖，难道不行吗？

我一直徒步修行，遇到今天这种事还是头一回。

还打师父。

我当时真要发火了，谁能管我，要不是师父制止，

我早跟他干起来了。

你的火气盛，还行啊。（稍候）真佩服师父的忍耐力，

我跟他翻山越岭，走过大雪封山的山道，一直修行，

碰到了不知多少的苦难，有一回差点饿死，在山里

还被强盗抢劫过。走过无人险境的时候，师父的腿

绊倒在岩石上，布袜子都变红了，被血浸的。

在京都的时候，也没有给过他草鞋。

那时都用轿子抬，总有许多弟子跟着他，后来上面

给治了罪，判他流放，那苦难真不是能用语言表达

的呀。

你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寸步不离地跟随了师父。

我一直到死都跟随师父。在京都的时候，他对我有

过大恩，想起他的慈悲，不管多大的灾难，我都不

会离开他。

真对！（稍候）我恨比睿山和奈良的僧侣。对这样一

位至尊的圣人，为啥要歪曲事实，偏要封杀他呢？

我对那时的京都骚乱真不能忍受。

想起那时的事情，真难过。优秀的弟子们，有的被

砍头、有的被流放，那么多相互敬爱的人都被迫分

离。我一直到今天都不能忘记的是师父与法然大师

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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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令人叹惜。

这是因为他们互敬互爱的缘故。师父在小松谷的禅

室里告辞的时候，法然大师在桌前坐着，一直念佛。

师父哭出声来，因为他们彼此知道从今以后很难在

土佐国和越后国再会了。那时法然圣人已经到了年

近八十的高龄。

法然大师是怎么说的呢？（含泪）

亲鸾啊，你别哭。让我们只用念佛来告别吧。到了

净土，我们再见。到那时，让我们都成为美丽的佛

陀吧。南无阿弥陀佛。

从此就分别了吗？

我忘不了。那是承元元年三月十六日、京都正值樱

花盛开的季节。同一天，法然大师去了土佐，师父

向着北国出发了。

法然大师现在怎么样？

已经去世了。这个消息是我们走到上野国的时候知

道的，当时师父倒在路旁，失声痛哭。

这真是生死之别。

是啊。（用衣袖擦眼泪）

（两人沉默片刻。

还不天亮呀。

刚过了午夜。

这么冷，没法睡着。

你不睡，明天的路上会疲劳的。

那就睡一会吧。

（两人横躺着，闭上眼睛）

（发出难受的声音）呜⋯⋯呜⋯⋯

（起身）左卫门，左卫门。（喊醒左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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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鸡皮疙瘩就露了出来。鸡

（睁开眼）啊，这是做梦吗？（看四周，发呆）

你怎么了？难受得直出声！

我做噩梦了。

的时候，你突然发出怪声 ，吓我没怎么睡，正打

了我一跳。

哦。（沉思）

我觉得不善。你一睁开眼瞧我的时候，那表情可恐

怖了。

与其说恐怖，还不如说可怕，真是噩梦，好像是为

了回答灵魂底层那样。（一副认真的面孔，回忆自己

的梦）

什么梦？你跟我说说，我也有点挂心。

（坐在床上）我梦见我杀了鸡，在一个小竹林的背

阴地里，到处都滚着原木，我一只脚站在上面，一

只手狠打鸡的两个翅膀和脑袋，然后一根一根地拔

鸡的尾巴和身上的鸡毛。那鸡好像很疼，每拔它一

根毛，鸡的腿就一抽抽。我让它的脑袋一个劲地打

转，被拧的鸡头连叫都叫不出来。看着看着，从鸡

身到胸脯，那黄不

毛挨拔时的那副丑态，像是嘲讽谁，又像是很残酷

的感觉。

真讨厌，因为你平时老杀鸡，所以才会做这种梦。

可这回不一样，我偏想拔掉那个鸡翅。我揪住一个

鸡翅和一个鸡腿，用力在地上摔，可翅膀太大，骨

头太小，轻轻拔还拔不下来，每拔一回，鸡就会发

出悲鸣。

我看没有比这个悲鸣更难受的声音了，你杀了它以

后再拔鸡翅才对。

阿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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